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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凋落物的分解及营养元素的释放和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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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草原凋落物的分解是草原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主要环节，其中植物营养元素的释放和累积对退化草场恢

复的进程和质量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从凋落物自身的性质、外部环境因素(生物及非生物因子)、混合效应等对凋

落物分解速率的影响以及凋落物分解时植物营养元素的释放和累积两个方面论述了国内外对草原凋落物的分解

及营养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行为的研究现状。一般情况下，草原凋落物分解速率与凋落物自身的N、P、K等元素

含量正相关，与C/N、C/P、木质素、纤维素等的比值或含量值负相关，而与周围环境中营养元素的组成及含量的关

系不大。混合凋落物中不同种类凋落物的N、P含量及物种丰富度影响着非加性效应作用的效果。在凋落物分解

过程中，总体趋势表现为分解初级阶段对N的积累，对P和K的释放，而对Na、Ca、Mg等营养元素来说，随物种和

根茎叶等部位的不同规律也不一样。凋落物中各元素的含量、凋落物分解阶段、物种类型、非加性效应、土壤环境

等都是影响其营养元素释放和累积的因素。据此，本文展望了草原凋落物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指出多因子的交

互作用对草原凋落物分解的影响、凋落物混合分解机制探究、某些大量及微量营养元素的释放和累积可能是未来

需要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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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凋落物(litter)是草原生态系统第一性生产力的

组成部分，植物所吸收的营养物质大部分以凋落物

的形式返回地表，形成中间物质库，并在分解者的

作用下使其中的营养物质不断归还土壤[1]。作为草

地土壤有机质的主要来源，凋落物是维持土壤肥力

的基础。凋落物的分解是草原中植物营养元素生

物地球化学循环的重要环节，凋落物通过分解向土

壤释放营养元素，是植物体将营养物质归还土壤的

主要途径[2]。草原凋落物的分解影响着草原植物萌

发、群落结构和植被演替，在土壤理化性状改善、生

态系统能量流动和营养物质循环过程中起着重要

作用[3-5]。中国人口众多，对资源的需求压力很大，

而资源的承载能力有限，对于草场来说，为了提供

更多的畜牧产品，大部分都存在过度放牧的问题，

在内蒙古，有很多草场处于过牧状态，几乎都面临

草原退化问题[6]。中国著名的典型草原区——内蒙

古锡林郭勒盟草原因草场面积大、质量高，一直实

行粗放的放牧管理制度，但自 2004 年起迫于资源

压力也开始实施围栏禁牧措施，以期逐步恢复退化

的草场。在退化草原的恢复过程中，凋落物的形

成、积累、分解和产量以及其中植物营养元素的释

放和累积均影响着草原恢复的进程和质量[6]。

近10年来，国际上对草原凋落物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以下 2个大的方面：①放牧[7-14]、土壤微生物或

动物[15-16]、光降解(紫外辐射等)或凋落层[17-20]、CO2浓

度升高[21-23]和生物多样性[24]等因素对凋落物分解的

影响，凋落物分解对植物营养元素循环的贡献 [25]

等。这些研究涉及影响凋落物分解的外部环境因

素(生物及非生物因子)以及凋落物分解过程中木质

素、C、N、P、C/N、木质素/N等化学成分或比例的生

物地球化学行为及规律。②不同植物种[26-29]、植物

营养元素(如植物或土壤中的C、N、P、K等)、H2O及

混合凋落物的非加性效应(non-additive effect)对凋

落物分解速率的影响、凋落物性质的分析 [30-36]等。

这些研究主要涉及植物(凋落物)或土壤的性质、

H2O 等对凋落物分解率的影响。中国草原生态系

统凋落物分解的研究开展于20 世纪80 年代，研究

内容主要集中于地上部分凋落物分解过程中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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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效应、营养元素的变化、分解速率等及放牧、

气候和土壤等因素对凋落物分解的影响等，对立枯

的分解情况也有专门研究[1,2,15, 37-51]。总的来说，对草

原凋落物分解的研究开展得还比较少，有一些具体

过程尚缺乏深入的认识，尤其是凋落物中金属植物

营养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行为方面的研究。

本文从凋落物自身的性质及外部环境对凋落

物分解速率的影响、凋落物分解时营养物质的释放

和累积两个方面论述国内外对草原凋落物的研究

现状。

2 凋落物的性质及外部环境对凋落物
分解的影响

凋落物的分解包括粉碎、淋溶过程和分解代谢

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物理、化学、生物学过程。粉碎

是物理作用，土壤动物的摄食、非生物因素如土壤

的干湿交替、冻融作用等直接或间接地粉碎了凋落

物，使凋落物体积变小，表面积增大。淋溶作用使

凋落物中的可溶性组分如C、N等被淋滤出来。代

谢是生物化学过程，凋落物在分解者及各种酶的作

用下降解，将复杂的有机物转变为简单的小分子，

也有可能形成比较复杂的新有机化合物。在分解

过程中，凋落物产生 CO2和 H2O 以及 N、P、K、Ca、

Mg等营养元素的淋失或释放[52]。

2.1凋落物的性质对凋落物分解的影响

凋落物的物理、化学、生物学等性质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着凋落物的分解 [53]。首先，凋落物的形

状、体积、柔韧度、表面性质等物理属性通过影响土

壤动物的啃食、微生物的活动、淋溶作用等对凋落

物的分解产生影响[48]。其次，构成凋落物的各种易

分解或难分解的不同组分(如木质素、多酚、纤维素

等)的含量是影响凋落物分解的主要化学因素 [49]。

许多实验证明凋落物的化学组成与分解速率密切

相关。比较常见的用于凋落物分解的指标有N和P

的浓度、木质素浓度、C/N、木质素/N等，且C/N和初

始N浓度这两个指标比木质素浓度能更好地预测

凋落物的分解速率。一般来说，凋落物中C/N比值

越小、初始N浓度越高、木质素含量越低，凋落物分

解速率越快[26,45,49]。但是N并没有直接影响凋落物

的分解，N浓度低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受到限制，

凋落物的分解速率随之降低，提高凋落物中N的浓

度，可以促进微生物的分解活动。随着分解的进

行，木质素逐渐代替N元素控制着分解的速率，木

质素含量和木质素/N成为影响凋落物失重率的重

要因素[46]。木质素是凋落物中最难被分解的成分

之一，只有特定的微生物能够将其分解。此外，P也

是影响凋落物分解的一个重要因子，Gijsman 等[43]

研究 P与根系凋落物分解的关系时发现，根系C/P

高达1780，而微生物的C/P 仅介于34～50 之间，因

此需要固定大量的 P才能使根系凋落物分解得以

进行。

国内关于凋落物分解速率与自身化学组成关

系的研究较少。对草原凋落物而言，凋落物的自身

营养元素的含量对凋落物的分解有着重要影响。

凋落物的分解速率与植株中水溶性物质、蛋白质的

含量正相关，与纤维素的含量负相关，与本身的C/

N值负相关[40]。地表凋落物和根系凋落物的分解及

养分释放速率与木质素含量、C/N、木质素/N 和木

质素/P 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39]。凋落物中热水

溶性有机C的含量同样影响凋落物的分解，且在凋

落物分解矿化初期贡献作用最大[37]。同国外研究

一样，N素被认为是调节草原凋落物分解速率的一

个重要因素，总N的含量与凋落物分解速率成正相

关[2]。混合凋落物的分解速率也与初始TC、TN、TP

的含量有关，具体表现为：C浓度越高，分解速率越

低；而N、P浓度越高，分解速率越高[38]。

综上可见，C/N、初始N浓度和木质素是制约凋

落物分解的重要因素，也是用来预测凋落物分解速

率的常用指标，一般情况下草原生态系统凋落物分

解率与凋落物自身的N、P、K等含量正相关，与C/

N、C/P、木质素和纤维素比值或含量值负相关。

2.2环境因子对凋落物分解的影响

凋落物的分解不仅与自身的物质组成密切相

关，受环境因子的影响也很大。环境因子包括生物

因子和非生物因子。生物因子直接影响凋落物的

分解，起主导作用，包括土壤中的微生物和动物。

非生物因子主要是指凋落物分解的外在自然环境

条件，如温度、降水等气候因子，它通过影响生物因

子而间接影响凋落物分解[54]。

2.2.1 生物因子对凋落物分解的影响

草原凋落物既是土壤动物的食物来源，又是土

壤微生物能量和养分的提供者，而土壤动物和微生

物的活动又会直接影响凋落物的分解。土壤动物

将体积较大的有机物破坏成小体积的，腐生微生物

的活动将大体积的复杂有机化合物转化为小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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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简单无机化合物[55]。一些研究发现，土壤中包含

的动物区系很复杂时(包括微动物区系、中型动物

区系和大型动物区系)，凋落物的分解速率显著加

快[16]。Vossbrinck等[51]用不同孔径的凋落物分解袋

和杀菌处理来区分微生物、土壤动物和非生物因素

对凋落物分解的贡献，发现无生物作用的枯草分解

速率为 7.2%，只有微生物的分解速率为 15.2%，三

者共同作用的分解速率为29.4%。这说明在凋落物

分解的过程中，土壤生物之间是相互协同、共同作

用的，且细菌和真菌在凋落物分解的最初阶段起着

主要作用[56]。但是凋落物的分解与生物多样性却

没有显著的相关性[38, 57-59]。

2.2.2 非生物因子对凋落物分解的影响

气候是影响凋落物分解的非生物因素，其中温

度和湿度是对凋落物分解影响较大的非生物因

子。大量研究表明，随着温度的升高，凋落物的分

解速率会加快。王其兵等[60]应用海拔引起的自然

温度梯度作为气候变化研究的替代系统，结合网袋

法评价了气候变化对草甸草原、羊草草原和大针茅

草原混合凋落物分解过程的可能影响，实际观测结

果表明：较之当前气候，在气温升高 2.7℃，降水基

本保持不变的气候变化情景下，3种凋落物的分解

速率分别提高了15.38%、35.83%和6.68%。对太平

洋热带岛屿Mauna Loa上凋落物的研究也表明，气

温随海拔升高而降低时，凋落物的分解速率呈指数

降低[61]。气候变暖，温度升高时，草原生态系统的

环境和土壤生物的生境随之改变，使得土壤养分可

利用性提高，微生物活性增强，从而促进凋落物的

分解。

湿度是影响凋落物分解的另一个重要环境因

子，降雨可以通过制约淋溶作用来影响凋落物分解

速率，也可以通过影响土壤生物的活性来提高分解

速率。Thomas 和 Asakawa[50]发现旱季开始后热带

牧草叶片凋落物的分解速率下降，凋落物半分解

(即1/2凋落物分解)需要的时间增加；当考虑降雨的

因素时，凋落物分解与木质素/N 比值的线性相关

性增强。热带草原两种不同N含量的根系凋落物

(低N和高N)的分解速率同季节和土壤质地有关，

在旱季随着剩余根重量的减少，根系凋落物的分解

率急剧下降，而在雨季分解率下降则比较平缓，在

沙土和粘土中，这两种凋落物根系的基本分解模式

相似，但分解率和其下降的程度不同，原因可能在

于土壤质地和相应的持水能力的不同[43]。在中国

的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研究凋落物分解与环境因

子的关系时发现，雨季(6-8月)凋落物分解的控制因

素是温度，温度升高，分解释放的CO2量也增加，在

干燥条件下(雨季前)，即在风干状态下，分解十分缓

慢，即使升高温度，也不会引起CO2释放的增加[62]。

用羊草、大针茅、猪毛菜和芨芨草作供试材料来分

析草原凋落物分解率与气候因子之间的定量关系，

实验结果同样表明气温的增高和降水量的增大都

有利于凋落物的分解，年内各月的分解率 7 月最

大，相当于 4月或 10月的 2.6～6倍，年际分解率变

化不大[63]。因此，内蒙古温带典型草原凋落物分解

速率同土壤温度和水分显著正相关[39]。

由于分解者微生物也从周围的土壤中获取养

分以维持自身的活动，土壤有效养分也被认为是影

响凋落物分解速率的主要因子之一[48]。然而大量

的研究表明，土壤的有效养分对凋落物分解速率影

响较小，Hunt等[44]研究了一个矮草草原、一个高山

草甸和一个黑松林优势植物对增加N(施用硝酸铵)

和减少N(施用蔗糖)供应后叶片凋落物分解率的变

化，结果发现，N供应对分解的影响不大。施肥(N、

P、K)对草原凋落物的化学组成和凋落物的分解没

有影响[23, 45]。Aerts等[31]对两个土壤养分水平不同的

草原生态系统进行的12 年的施N肥和P肥试验，发

现土壤N含量的增加对凋落物的化学组成几乎没

有影响，也没有发现在土壤养分(N、P)增加情况下

凋落物的分解速率会加快，作者认为土壤养分的增

加主要是通过影响凋落物的产量而不是分解速率

来影响生态系统的碳平衡。总的来说，土壤中的养

分对凋落物分解速率的影响不大。

非生物因子对凋落物分解的影响途径是多样

的，一方面，直接作用于凋落物的分解，如降雨的淋

溶作用使得凋落物发生物理性分解；另一方面，非

生物因子的改变引起土壤生物活动变化，促进或抑

制分解者的活动从而间接影响凋落物的分解速

率。总之，非生物因子对凋落物分解有着极其重要

的影响。

2.3混合效应对凋落物分解的影响

草原生态系统的植被是由多物种组成的，在分

解过程中不同种类凋落物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使得

混合凋落物的分解速率与基于各单个凋落物分解

率计算的平均值(期望分解率)显著不同，或快或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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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称为混合效应(mixture effects)，或称非加

性效应(non-addictive effects)。凋落物混合后除了

对分解速率产生影响外，还可能对分解过程中的养

分动态产生影响。Cartner和Cardon[42]注意到，76%

的混合凋落物在分解过程中表现出了非加性养分

动态。混合凋落物的养分含量有可能上升也有可

能下降，比基于组分凋落物计算的期望值偏离

25%～100%左右。为了更准确的预测群落水平凋

落物的分解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对混合凋落物而

不是单一物种的凋落物进行研究更有现实意义。

有关凋落物分解混合效应产生机制的研究还

不多，大致有以下 4种可能的机制：①由于不同类

型凋落物间养分的转移而引起的促进作用；②由某

些凋落物含有的化学组成物质引起的促进或抑制

作用；③由于凋落物层物种组成更加多样化，改善

了分解的微环境，从而加速分解；④由于各级分解

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引起的促进或抑制作用。

Smith 和 Bradford[15, 47]探讨了草原生态系统凋

落物性质和土壤环境共同作用对凋落物分解的影

响，结果发现同种类不同初始N含量的混合凋落物

对分解起抑制作用，而不同种类的凋落物混合没有

明显的非加性效应。凋落物多样性不能提高分解

的速率，种间混合物在凋落物分解中起中性甚至相

反的作用[46]，这是非加性效应的表现。非加性效应

的强度与凋落物的初始N和P含量有关[32]。N含量

相差特别大的混合凋落物分解速率高于期望分解

速率，但是如果事先对植物进行高浓度CO2 处理，

则混合凋落物分解时的相互作用消失[64]。陈瑾等[65]

对内蒙古草原的 4 个优势植物种的单种凋落物及

它们的不同混合组合的分解速率和养分动态进行

了野外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凋落物混合效应对其分

解过程中养分元素N、P的释放有重要的影响，且P

元素的释放对凋落物混合更为敏感，而对分解速率

的影响并不普遍，原因是在大尺度的条件下研究凋

落物的分解时，水分和温度的改变掩盖了混合效应

对凋落物分解的影响。混合凋落物的分解速率与

参与分解的凋落物的数量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其加

和效应更多地取决于混合凋落物中各组分的特性，

分解速率与初始C含量呈负相关，与初始N、P含量

呈正相关[38]。Dimitrakopoulos[66]对地中海草原上10

种草本植物凋落物的研究发现，当混合凋落物物种

均匀度很低的时候，其分解速度显著下降，这主要

是由混合凋落物初始C/N不同造成的。

3 凋落物分解过程中主要植物营养元
素的累积和释放

凋落物的分解速率影响着它在地表积累的速

度，同时也制约着 N、P、K 等营养元素及其他元素

向土壤的回归和植物的再利用[41]。由于退化草地

存在着不同程度“少N、缺 P、高有机质”的问题[67]，

其中N是决定生态系统生产力的重要营养元素[68]，

土壤的微量元素如B、Zn、Mo是草场作物生长的限

制因子[69]，因此研究这些营养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

行为有助于退化草场的恢复和治理。

凋落物在分解过程中会逐步释放其所含的元

素，表现出植物越短缺的元素释放越快趋势 [52,70]。

凋落物自身的性质会影响其营养元素的释放，例如

适口性好、高营养牧草，其叶凋落物要比适口性差、

低营养分解率更高、营养元素(N、P)释放更快 [71]。

凋落物种类不同，其化学组成也不同，微生物在对

凋落物进行分解时都有其所要求的最低元素含量

水平，当凋落物中某元素的含量水平达不到要求

时，在分解的初始阶段就会表现出对某种元素的积

累现象。Seastedt[72]对堪萨斯州曼哈顿附近高草草

原的研究发现，叶片和茎在分解的前两年积累N和

P，枯死的根系和根状茎也积累N，但在分解第 1年

根系能矿化相当一部分P。希腊北部温带草原两种

C4 植物和一种C3 植物的叶片和茎凋落物均表现出

对N的积累，但始终释放P元素，分解1年和2年后

释放出K元素，而Ca元素得到累积[73]。放牧地区，

凋落物中营养元素的积累较非放牧地区更为明显，

阿根廷湿润的潘帕草原上的毛花雀稗(Paspalum
dilatatum)在放牧地区积累更多的营养元素[13]。“蒂

夫顿 85”狗牙根牧场 ('Tifton 85' Bermudagrass Pas-

tures)里的凋落物分解时，N元素会迅速开始积累，

60天仍未达到最大值，且最长可以积累128天,减少

放牧压力以及增加土壤中N的含量都会促进N的

积累[74]。而Garibaldi等[75]的研究却发现放牧地区N

的释放比非放牧地区的更多，这主要是因为在放牧

地区的物种里面含有大量处于生长初期的非禾本

草本植物的凋落物，这种凋落物的分解和营养元素

的释放均显著高于其他物种。

在中国，众多学者也研究了内蒙古典型草原凋

落物分解过程中营养元素的变化。赵吉等[76]发现

羊草和大针茅不同物候期植株分解过程中，幼嫩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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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分解会使营养元素迅速释放，凋落物分解会产生

N和P的积累，2年内几乎没有N和P的净释放，各

物候期植株的分解均引起K的迅速释放，最后残体

中C/N 值趋于 15/1。凋落物在分解过程中植物营

养物质的损失，在不同植物的凋落物表现出不同的

特点，如羊草、大针茅和芨芨草，损失量最快的是无

N浸出物，其次是粗纤维、粗脂肪、粗蛋白和灰分始

终处于次要地位。而猪毛菜不同，粗纤维的损失高

于无 N 浸出物[77]。不同部位的凋落物的养分动态

也不同，Liu 等[78]对内蒙古地区半干旱退化牧场常

见的5个物种的凋落物养分动态进行了为期1年的

研究时就发现，茎和叶在分解的前6个月表现出对

N和P的缓慢释放，后 6个月迅速累积N、P且含量

远远超过前 6个月释放的N、P总量；而根在前 6个

月表现出对N的积累，后6个月迅速释放N，但始终

释放P；根凋落物在前 10个月缓慢释放K和Na，在

后两个月固定了大约 5%～10%的K和Na，而茎和

叶对Na和K没有固定作用，根对Ca和Mg的养分

动态同K和Na类似，都是先释放后固定，但是茎和

叶的 Ca、Mg 动态随物种不同各不一样；混合凋落

物对 N、P 的积累都表现出了负相关的非加效应。

对杨树叶、油松针叶和禾草3种不同植被的凋落物

分解的研究表明，植物营养元素随凋落物失重率的

增高而降低，其中一部分营养元素最终回归土壤，

表现为凋落物样袋下相对应土层的营养元素含量

提高[79]。杜占池等[80]研究了中国南方红三叶叶片凋

落物中营养元素的释放规律，从物理、生物和化学

作用方面进行了分类。

综上所述，不同物种凋落物分解时营养元素的

变化不一样，同一物种不同部位的凋落物分解时营

养元素的变化也不一样。混合凋落物对N、P的积

累都表现出负相关的非加效应。凋落物中各元素

的含量、凋落物分解阶段、物种类型、非加效应、土

壤环境等都是影响营养元素释放和累积的因素。

其总体趋势表现为分解初级阶段对N的积累，对P

和K的释放，而对Na、Ca、Mg等营养元素来说随物

种和根茎叶等部位的不同规律也不一样，研究工作

开展的也较少，看不出总体的规律性来。

4 研究展望

自然放牧状态下的草场，其营养物质的外部来

源主要是凋落物的分解、放牧牲畜的排泄物以及大

气的干湿沉降等(C、H、O、N等例外，O和H主要来

自于降水，C可通过光合作用直接从大气中吸收，N

可通过固 N 作用可从大气中部分吸收)，但大气干

湿沉降所占的比例很小。中国大部分的放牧草场

基本上都还处于粗放状态，凋落物的分解作为营养

物质回归土壤的主要过程之一日益得到重视。今

后，在草原凋落物的研究过程中应重点进行以下 3

个方面的研究：

(1) 多因子的交互作用对草原凋落物分解的影

响。在注重各个环境因子对凋落物分解的影响的

同时，应加大多因子交互作用对凋落物分解的影

响，从全球气候变化的大尺度环境对凋落物的分解

进行研究，如CO2浓度增加、N沉降、降雨格局的变

化等与凋落物分解密切相关的多因子组合实验。

同时还要进一步研究生物因子和非生物因子的交

互作用，深入探讨凋落物分解的机理。这对于凋落

物的有效调控有着重要意义。

(2) 凋落物混合分解机制探究。目前有关混合

凋落物的分解机制尚不明确，植物种的组成和比

例，营养元素的混合效应对凋落物分解的作用是今

后研究的重点。

(3) 大量和微量营养元素的释放和累积。凋落

物分解过程中养分的释放机制及其复杂，因凋落物

的种类、分解阶段而异，且与各个营养元素自身的

特点有关。纵观近些年来国内外有关草原凋落物

植物营养元素的研究，对于草地生态系统凋落物中

植物营养元素的研究还集中在 C、N、P、K(N、P、K

是植物主要的限制性营养元素)等几个主要的大量

营养元素上，多在讨论凋落物本身化学组成或外加

营养元素对分解率的影响方面，而对其他大量植物

营养元素(Ca、Mg、S等)和微量营养元素(Fe、B、Mn、

Cu、Zn、Mo、Cl)的研究不多，对凋落物分解时植物

营养元素总体释放和累积的一般规律也鲜有报道，

在草原禁牧恢复过程中营养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

行为探讨得也不多。因此，对于草原凋落物分解过

程中营养元素的释放和积累过程尚需做进一步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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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assland Litter Decomposition and
Nutrient Release and Accumulation

GENG Yuanbo1, SHI Jingjing1,2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Litter decomposition is a main linkage of material cycle in grassland ecosystem. In the meantime, nu-

trient elements release and accumulatio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degraded grassland recovery. In

this paper, we briefly review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litter decomposition and the biogeochemical behaviour

of nutrient elements in grassland at home and broad from two aspects: the main factors which affect litter decom-

position rate, including the properties of litter, external environment (biological and non-biological factors) and

mixture effects; the release and accumulation of plant nutrient elements when litter decomposes. Grassland litter

decomposition rates, in common circumstances,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itial litter N, P and K, while neg-

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N, C/P, lignin and cellulose, and in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nutrients ambient.

The effects of non-additive effects are dependent on N and P contents as well as litter diversities. In the process

of litter decomposition, an overall trend shows that litter accumulates N while it releases K and P at the primary

stage of decomposition whereas it shows no obvious regularity on the immobilization of Na, Ca and Mg for dif-

ferent parts or types of species. Different contents of each nutrient, different stages of decomposition, different

types of species, non-additive and soil environment a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nutrients release and accu-

mulation.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exploration of the interaction of factors, the mechanism in mixture decom-

position, the release and accumulation of some major and trace nutrient elements will be research hotspot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grassland; litter decomposition; nutrient element; biogeo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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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中国地理编辑出版年会在太原举办

2012年4月26-29日，2012中国地理编辑出版年会在太原师范学院成功举办。来自全国各地30多个地理期刊和有关出

版社的地理编辑50多人出席了年会。会议由中国地理学会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和太原师范学院共同主办，太原师范学院

城市与旅游学院承办。

4月27日上午举行了年会开幕式和大会学术报告会，出席年会的地理编辑以及太原师范学院的师生近300人，开幕式

由中国地理学会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何书金主持，太原师范学院校长王尚义、中国地理学会秘书长张国友和中国地

理学会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彭斌先后致辞，太原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田润华应邀出席。随后，举行了“地理学发展前沿

学术报告及成果交流报告”，由中国地理学会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吕建华主持。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

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所长葛全胜研究员作为特邀嘉宾就“全球变化研究进展”作了大会报告；太原师范学院汾河流

域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城镇与区域规划研究所所长郭文炯教授作了“太原师范学院汾河流域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城

市与旅游学院地理学科发展情况”成果介绍报告；太原师范学院城市与旅游学院副院长邵秀英教授、太原师范学院城市与

旅游学院副教授李素清博士分别就“古村落旅游地公共管理问题研究”、“山西矿区环境演变与植被重建研究”作了研究成

果报告。

4月27日下午举行了“编者、作者、读者与专家互动交流会”，由彭斌主任主持。彭斌首先做了引导性发言，并就委

员工作会议讨论通过的“地理学学术道德规范编辑倡议书”进行了说明，与会编辑代表一致通过了该倡议书。随后，北京

玛格泰克公司总经理林家乐做了“中国地理资源期刊网”建设的技术支撑与运营途径报告。葛全胜研究员以审稿专家身份

谈了自己对期刊发展的看法，他认为“科技期刊要反映科技成果、引导学科发展方向”，在绩效评价方面要提高中文期刊

论文的权重。目前，从国家层面上看，我国地理科学研究领域包括气候、综合自然地理、水文水资源、土壤、地表要素修

复、生态循环、典型区研究、综合人文地理、可持续发展、数据融合等10个方面，粗略估算研究经费近40亿元，期刊发

展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会上，各刊负责同志对规范审稿、成果评价、数字出版、期刊运营、办刊经验、学术著作出版等

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讨。

4月26日晚上，在太原漳泽酒店召开了第五届中国地理学会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到会的主任、副主任、委

员20多人参加了工作会议，张国友秘书长也应邀出席。会议重点讨论了“地理学学术道德规范编辑倡议书”以及“工作

委员会的主要工作重点”。会议由彭斌主任主持。

4月28-29日，与会代表考察了山西自然景观与晋商文化，考察期间，编辑们继续进行了广泛交流。

中国地理学会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有着 20多年的历史，历经五届工作委员会，组织开展了众多交流和评选表彰活

动，为全国地理编辑工作交流、业务提高和个人成长搭建了平台。2009年以来，中国地理编辑出版年会已经连续举办了

四次，前三次分别由衡阳师范学院、西安外国语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承办，在地理期刊与出版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编辑

们对地理学科发展的关注，以及对编辑出版经验的深入交流，对提升我国地理资源期刊与出版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会议

决定2013中国地理编辑出版年会由安徽师范大学承办。

(何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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